
朗瑰台春望
■ 徐良伟

春日，入琼北一农园见景象其迈，遂举
笔赋诗一首，聊表寸心。

我望葱茏草色，受春装饰
朗瑰台上，我望祥云南开
望青青枣园
结满苹果模样，帘卷人世绿梦
念远天地间，徐生半日闲
我念杨雄亭子，也念诸葛草庐
一个人的自西北返 念前路几程？
更念陶潜南山种豆

此时，我念朗瑰台上的那坛诗酒
怎么不教人靓见我们籍籍无名的时光？
回眸再念心中福地
必见农人的躬耕，果子和粮食
像星辰那样，值得我们仰望一生
有时啊，阅透一个事物
仅需一个被凉飕雨滴沥沥其表的金秋！

谁能借给一腔唱词
教我诵咏台州老范那张古铜的脸宠
他的笑，是天上舒卷的轻云
开心的时候，露见几泄流韵的银光
我不禁问道——德宏也见过庐山烟云
你从钱塘江边来，听一听这段吟赞
像不像浙江潮水的涨落有致
是否能够带你赏遍琼州一月的梅红？

夜露晚霜，朗瑰台上
我愿望得见苍穹的星宿闪亮
转身之际我愿念见敦福路直，念见山海长明
你要是去一个望得见月亮的地方
昌丰就在前头
你会路过文榜，路过长边村繁密的枝头
看见果子从土地出发，又归入土地
看得见你与你自己待在一起
一点都不浪费光阴
看得见眼前这片春色与燕子双双逃入人间

谁能遵循这股踔历奋起的清风？
谁就能在这里幸福歌唱
如果你远目转望
就看得见廿六棕榈站成直帆
朗瑰台啊 就是他们的船头！
如果你仔细观想
你可望得见依偎在秋天怀里的两岸
此刻，谁都可以感念到谁的孩子
像耀眼的漳河，流经所有肥沃的土地！

昌化江
■ 王晓羽

源起五指山
一路回荡着远古时地质变迁的巨响
如一幅232千米长的洁白玉带飞舞在琼西大地上
不回头奔向北部湾的澎湃波浪中
天地的馈赠在你身边散落下瑰宝
青山掩映，泛起潋滟波光
木棉花羞红的双颊倒影在碧波中
峻灵王俯瞰一江秀丽
许下守护两岸子民的诺言
时而咆哮 叫醒梦中的万物
时而涓涓流淌 如母亲哄孩子入睡的童谣
让时光沉醉在梦乡
你就这样孕育浩瀚 生生不息
时空流转间，激荡起代代希望
我徜徉在你最美的入海口
聆听来自你深处的鱼群密语
静静眺望千帆过尽
此时，所有海内外游子
都会在你灵动的身影中找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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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不曾在乡下老屋住了，
晚上竟然失眠了，夜深之时，我听
得窗外淅沥之声，方知下雨了。

忽然想起陆游的诗句：小楼
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小楼，春雨，杏花，注定带有江南
的特色。陆游的这句诗，无论后
人如何解读他当时的心境，我都
觉得是明快的格调。春雨从天而
降，内心有隐隐的期盼，总希望发
生点什么令人喜悦的事。“深巷明
朝卖杏花”，果然是一抹亮色，杏
花带雨，春意盎然。

可此刻我在老屋听春雨，却
完全是另外一种格调。我在城里
住的是楼房，只要把窗子一关，是
听不到风雨声的，所以小楼听春
雨对我来说是幻想，老屋听春雨
倒是真真切切的。乡下老屋已经
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显出斑驳
沧桑的模样。人在屋中，院子里
最细微的声响也能听得到。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
这几句写春雨的诗真是抓住了春
雨的特征。春雨细密绵长，悄无
声息。但深夜时分，人在老屋，听
得雨声却是分外鲜明的。这雨
声，好像从始至终都是一种节
奏。没有从“大珠小珠落玉盘”到

“嘈嘈切切错杂弹”的变化之音，
就像一首让人安眠的小夜曲一
样，淅淅沥沥，沥沥淅淅，一直是
不紧不慢的节奏。春天的夜雨，

声声如诉，就像是老者在讲述重
复的故事，没有波澜，没有起伏，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夜雨声声，
如细碎的风铃轻轻摇响，如微微
的足音远远而来，如耳边的细语
在低低倾诉……听着这样的雨
声，人似乎碰到了梦的衣角。偶
尔有风吹过，听得院子里花草树
木上的雨水突然落下，哗然有声，
惊得将眠未眠之人又清醒了。

老屋的屋檐是那种窄窄的，
春雨与我仅隔着一道墙壁的距
离，似乎就在我的头顶落下，听得
真切。檐雨落地，颇有点苍凉悠
远的味道。我忽然想到老屋的沧
桑岁月，近 40 年的漫长时光，老
屋留下了太多回忆和故事。

我的母亲睡在另一个屋，我
隐隐听到她的酣眠声。她已经同
老屋一同老去了，再也不是身躯
挺拔、精神抖擞的模样了。她老
得甚至让我不忍直视——那张皱
纹纵横的脸，总让我感到心酸。
不过她依旧关心粮食和蔬菜，以
及老屋院子里的花草。“夜来风雨
声，花落知多少？”这样的诗句，母
亲 40 年前就教会我背诵了。但
是直到今天，我才读懂“花落知多
少”的含义。花开花谢，岁月轮
回，光阴里凋落的故事有多少呢？

老屋一夜听春雨，我忽然有
了诗人蒋捷的感慨：“少年听雨歌
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
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
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
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
天明。”人世沧桑，雨声也随着人
的心境而有了不同韵味。岁月忽
已晚，人事两茫茫。老屋听雨，让
我的心掠过一种与春天不合拍的
苍凉与空茫，久久不能入眠。那
些关于春天的美好抒情诗，似乎
被这雨冲刷得遥远了，飘渺了。

静默在雨中的老屋，仿佛一
位智者，尝遍了种种生活滋味，参
透了种种人生谜题，我自岿然不
动，连个微妙的表情都没有。不
喜不悲，无怨无尤，或许是一种难
得的心境吧。老屋一夜听春雨，
明朝会有什么呢？

早晨我正在睡梦中，忽然听
到母亲在院子喊道：“哎呀，下雨
了！我的花落了满地，快起来帮
我收拾收拾！”

上月和母亲微信聊天，得知
县里拨了专款，正在重修老家村
东头的那座小石桥。我听后心
里着实激动,立即将这个消息告
诉了大哥。这座有着四十多年
历史的小石桥，见证了多少村人
外出求学、打工、经商，而今它终
于要迎来新生，大哥听后也是十
分高兴。

大哥便是从这座小石桥上
走出去打工的。

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大
哥高考失利后，看着还在上学的
我与二哥，想到家里因修新屋欠
下的几千元债务,毅然决定去广
州打工挣钱。父亲听后没有言
语，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
烟。母亲立即表示反对，并一定
要他去复读。但大哥态度坚决，
母子俩因此斗争了大半年，直到
快过春节，母亲才最终同意。那
年正月初十的晚上，母亲抓了家
里最肥的那只老母鸡，拉上大哥
去拜访邻村的一位本家叔叔。这
位本家叔叔两年前去了广州打
工，今年刚好回家过年。母亲本
意希望他能带大哥一起走，却不
料他已于几日前回了广州，最后
只拿到了他的联系地址和电话。

在一个大雾蒙蒙的冬日早
晨，十八岁的大哥独自踏上了去
广州的打工之路。那天早晨，父
亲用自行车帮他推着行李，送他
到国道边去等长途汽车，母亲带
着我和二哥，将大哥一直送过村
东头的小石桥。到广州后，大哥
没有去找那个熟人帮忙，而是根
据报纸上的招聘信息，进了一家
制衣厂当工人。在领到第一个
月工资后，除留下基本的生活
费，大哥把其余的 300 元全都寄
回了家。从此以后，大哥每年都

会寄回不少钱，不仅帮家里还清
了债务，还承担了我与二哥的学
费，家里的生活水平也因此慢慢
好转起来。

上高中后，我因为理科成绩
差，一度对考大学失去信心。大
哥知道后，马上写信回来开导
我。大哥在信里说，当初他上高
中时，看到家里经济困难，便打
消了考大学的念头，经常和一些
同学逃课去玩。现在想想，吃亏
的还是自己，也伤了爸妈的心。
大哥又说，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
了，希望我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看到大哥的信后，我才最终坚定
了考大学的决心。

父母亲送我上大学那天，大
哥正在东莞一家台资企业上班，
那时他已当上了部门主管。在
经过小石桥时，我不由得停了下
来，想到大哥的学习成绩一直都
是我们三兄弟里最好的，如果不
是因为家里负担重，他也许已经
考上大学了。望着桥下蜿蜒而
去的河水，我突然觉得大哥多像
我脚下的这座小石桥——甘愿
俯下身子，不论自己多么辛苦，
也要为我们铺平走向美好人生
的道路。

我大学毕业后进了部队，每
当在工作中遇到困惑时，都会不
自觉地拨通大哥的电话，只要听
到大哥的声音，心里便会觉得十
分踏实。父亲去世后，大哥又扮
演起了“慈父”的角色，家里的大
小事务，一应由他操持。后来，
大哥也成了家当了父亲，他不仅
要照顾他的小家庭，还要兼顾我
们这个大家庭。想到这里，我从
心底感到大哥的不易。

一转眼，大哥马上就到知天
命之年了。这些年，因为我们这
个大家庭的拖累，大哥并没有存
下多少钱。如今，为了两个侄子
的学费，大哥仍然一个人在外飘
着，每年只有寒暑假一家人才能
团聚。还好，大侄子在三年前以
优异成绩考取了重庆大学，这多
少遂了大哥早年没有上大学的
心愿。

“四十年来兄弟情，渠渠天
理境中行。”家乡的小石桥马上
就要修好了，即将迎来它的新
生。我多么希望大哥也能如这
座小石桥一般，焕发新的生机，
日子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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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歌丰富多彩，源远流长。
高原山歌、草原牧歌、田园田歌、海
里渔歌……歌歌嘹亮，声声入怀。“山
歌”一词，原指流传于四川、湖北交
界地带的曲调“竹枝词”，唐代转为诗
体，明代定名《山歌》，20世纪正式确
认山歌为民间歌曲的体裁形式之一。
儋州文史专家谢有造主编《南中国歌
海》，既与自己《北部湾涛声》、《西海岸
浪花》书名方位相配套，也与儋州“诗乡
歌海”文化格局相呼应，在“口碑文化”
的儋州“歌海”观潮，领略包括儋州山
歌、调声“率性之唱”的儋州民间歌曲婉
转悠扬别样美。还有张锦寿老师的《儋
州山歌韵脚》、羊中兴同志的《儋州山歌
韵律解密》等，更加体会到儋州山歌的
独特艺术魅力。田汉称赞儋州调声是

“中国乐坛的一朵奇葩”，郭沫若称赞
“儋州山歌不亚于唐诗！”

见侬低头钩竹笋，竹笋生于山竹根。
咱哥想变根山竹，等侬窥哥几有神。

真正爱情从哪里来？从那眼睛里
到心怀……一个男青年路过看到一个
女青年“低头钩竹笋”。杨贵妃“回眸一
笑百媚生”，女青年低头不笑也生百
媚。一个“窥”字的媚态多姿，让情窦初
开男青年幻“想变根山竹”，“等侬窥哥
几有神”。男青年多么渴望女青年钩竹
笋的眼神移植到自己身上啊！如同调
声般的“等哥与侬抿抿笑，哎哟打眼
神”。只是想归想，不一定轻易触动女
青年心弦。果然，陌生女青年变韵回
应：
蛤蟆想吃飞天鸟，想到发疯都是废。
鸟已筑巢于竹尾，守候笋生变竹条。

本来只想交个朋友，竟然好比“蛤
蟆想吃天鹅肉”，要等待“笋生变竹条”
那么久，才有希望摸到竹尾鸟巢。执着
男青年当即以鸟为题以竹“尾”为韵而
唱：
哥想变身做鸟类，站在侬肩头去归。
到家与侬入门口，出入咱凤得跟随。

呵呵，女生终于跟随男生的山歌韵
脚唱和：
竹笋初凸架竹尾，十人行过九人窥。
人多心想钩不得，十把钩刀折九枚。

曾经十分之九的人这样幻想、十分
之九的镰刀折断钩不得竹笋，即勾不得
女生的眼神心神。可是，这首山歌，犹
如投进湖里小石子，激起女青年微波涟
漪。就这样同韵或变韵，对唱互答，心
湖荡漾，难舍难分。临别时，男青年唱
出一首山歌表露心迹：
分伴予哥咬一口，流血慢将手去兜。
返归路上熟人问，讲是咱哥记号头。

女青年一下受到惊吓，撒娇猛叫：
怕，怕，怕，人家好害怕那个血腥味哟。
男青年立马改口变韵唱道：
伸手予哥咬个印，越咬越见侬情真。
归屋想哥窥只手，见牙痕当见情人。

这一“咬”的情有多深？有情人终
成眷属。清末，州城周围村有个青年赌
博输了，偷牛被捉。县太爷听了这个媳
妇唱山歌：
北门江水绿悠悠，难洗今朝满面羞。
可恨奴家非织女，夫君何故夜牵牛？

县太爷当即放人。还有那次欠粮
欠税被捉，绑与杈桩一起，媳妇为

“杈”鸣冤昭雪也设身处地为丈夫唱起
山歌：
捉我来与杈对面，缚我缚与杈你添。
我欠官粮官捉我，杈你欠官什么钱？

这种趣味的山歌很多。谢有造书
中记录一件与山歌有关的故事：出身于
儋州山歌世家的小歌童那年才 12 岁，
知道祖父与歌妈斗歌，输了一笼猪仔，
就主动充当“歌爸”登上擂台与资深“歌
妈”斗歌，一问一答，把爷爷输掉的那一
笼猪仔又赢了回来。

歌妈：

闻说舅官高数口，十九笼鸡任舅扣。
一头鸡卖钱十九，每一笼鸡十九头。

歌童：
自知舅官高数口，姐要舅扣舅就扣。
钱是六千加八百，五十九个是零头。

歌妈：
啥物串得青山透？啥物行得海弦交？
啥物行到天根脚？啥物行去不回头？

歌童：
强风吹得青山透，浪波波得海弦交。
日月行到天根脚，长江流水不回头。

歌妈：
知哪处是天门口？姐妈问舅等开交。
哪处是天的脚尾？哪处是天的肚堡？

歌童：
日初出是天门口，姐妈项老项蠢包。
日坠归西天脚尾，日到正中天肚堡。

歌妈：
一口簸箕圆句撩，篾踏十字任人操。
你知哪边叫做尾？你知哪边叫做头？

歌童：
一口簸箕圆句撩，篾踏十字任人操。
瘪谷争先飞出去，那边就是簸箕头。

歌妈：
月亮光光圆句撩，丹桂生值肚里兜。
哪边人叫为月尾？哪边人叫做月头？

歌童：
月亮光光圆句撩，丹桂生值肚里兜。
二十八九为月尾，转返初一二月头。

歌妈：
你见啥物两便口？啥物生口又生钩？
啥物两便头无尾？啥物两便尾无头？

歌童：
我见剪刀两便口，钩刀生口又生钩。
担杆两便头无尾，刺杆两便尾无头。

歌妈：
你见哪村没有狗？哪片田埂没有茆？
哪条河水鱼不宿？哪根木尾鸟不兜？

歌童：
我见庙堂没有狗，新筑田埂没有茆。
天上银河鱼不宿，月中丹桂鸟不兜。

……
这是《南中国歌海》端出儋州山歌

大餐的开胃菜。实际是“斗智歌”。清
朝黄河清、王云清、陈圣与、张绩、唐丙
章、吴德义、羊斯皇等流传的山歌比较
多，内容大多是情歌。艺术山歌有姓氏
谜语歌、无理歌、回文歌等。

《南中国歌海》还从历史纵深与文
化底蕴的交汇，辑录“历史故事山
歌”、“历代流传名歌”、“古代名人山
歌”、“现代名士山歌”等。历史故事
山歌上溯到远古的三皇五帝炎黄尧舜
禹、夏商周时代，也有五行、八卦、
万邦等气象。“七海三山田半分”，其
中有首山歌：
金羹百味无盐煮，淡水口餐真见痴。
灵公用功煮海水，得成盐个用常时。

反映以海水为原料生产的食盐叫
海盐。烹饪有百味而无一味（盐），也
完全无味。相传炎帝时夙沙氏教民煮
海为盐。据考证，用火熬海水制盐最
早起源于山东半岛胶州湾一带。煮海
之法一直延伸到明清时期，我国海盐
生产才逐渐过渡到海滩晒法。儋州市
光村镇有取名“盐灶”的村，正是以
煮海水为盐而得名。儋州有“千年古
盐田”海滩晒法，说明上千年之前，
儋州制盐早已根据海南岛的大海与阳
光天然联系在一起实际情况，具备纯
净海水，依靠充足阳光和流动空气，
水分蒸发，采用天然日晒制法，已从
煮海之法过渡到滩晒法。《中国盐法通
志》：“盐之质味，海盐为佳，井盐池
盐次之。海盐之中，滩晒为佳，煎盐
板晒又次之。”不清楚山歌从哪个朝代
流传下来，毕竟近代也记载古代二千
余年前的故事：
孔雀东南飞故事，根据改编从古诗。
留传有二千余载，故事发生值汉朝。
“四句山歌不熟练，二句调声乱乱

来。”《南中国歌海》“二句调声集锦”
简洁明快，煽情勾魂。平时面对面的
二句相互辩驳叫“驳口角”，比如“小
小荔枝木结格，木棉根大是心浮”、

“人讲荔枝木结格，手斧劈开是烂
柴”；“听姑声气真柔软，不知姑心柔
软否？”“铁做哥心也柔软，肉做姑心
柔软否？”“十分心事予姑了，不有半
分予外人”。对二句“驳口角”谱以曲
调则叫“调声”。调声原先只是二句加
上助词、副词……比如“人不来是人
丢得，哥不丢得而着来”、“迁花不负
秧花地，吃水不忘挖井人”、“将钱去
买抽丝索，抽侬近哥屋路来”等。最
初曲调很单纯，也不断变换，歌词即
兴编唱。领唱者先唱一小节或一个乐
句，其他人再加入齐唱。反复演唱，
易学好记，不识字、没文化也轻车熟
路入门。后来的调声歌词扩容增量，
有四句山歌或长短句多，让调声的
词、曲表达得更丰富更充分。

据谢有造介绍，随着形势的变化，
尤其是 1939 年 4 月 6 日日本登陆白马
井，5月1日占据那大，很多热血青年参
加革命。临儋抗日政府副县长王怡亭
的《抗日状》传遍儋州大地。状文也是
山歌的变种，用七字一句，叙述性强。
投身革命的白马井镇人王壮谟被捕入
狱，老母在家哭瞎了双眼，邻居去看望
他，见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在狱中
高声唱着山歌：
归去嘱予咱屋母，操忧壮谟万莫忧。
人生自古谁不死，得个名声万代留。

王壮谟原本身体虚弱，经日本人的
酷刑摧残，已奄奄一息，枪决时连讲话
的力气都没有了，日军追问他，他一言
不吐，以闭目、摇头回答，表现了共产党
人至死不屈的坚强气节，最后，和 6 名
革命者被砍头示众。

解放初期，白马井地区的著名山歌
手周汉兴的时政山歌流传最多。1952
年到广州参加全省文艺会议，在会上，
他即兴唱首歌：
唱首山歌得上省，爽快不知讲人听。
不有毛主席的话，怎知广州道路行。

听众鼓掌叫好，要求再唱一首，他
脱口而唱：
祝毛主席身体好，健康寿万岁千秋。
千里举杯来祝福，欢呼声震动全球。

在新一轮三年禁毒大会战，作为成
员单位之一的市关工委副主任谢敏儒，
兼任调声山歌协会常务副会长，编首禁
毒山歌，由歌王牛玉乾演唱：
吸毒悲惨不堪想，钱财败尽命遭殃，
家破人亡情义尽，再留得个败名扬。

还制作成唱片，在今日儋州首条微
信平台播放，传遍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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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有我的三个孙儿，阿魂、阿
暄和阿盎……”夫人觉得自己老了，三个孙
子日益成熟，可堪当重任。“再说，冯冼两家
最近也来海南了不少，海南不仅仅只是一
块属地辖地，如今应该是我们冯冼的家了。”

“你安居一隅之海南，只怕是北方中原
的朝廷、皇帝，可不是这么想的哦？”裴矩大人
提醒冼太夫人。如果中原皇朝一旦觉得南
方不可控不可治时，会不会生出其他疑虑。

想来也是。冼夫人暂时冷静了下来，
久久沉默，久久长叹一声。

裴矩悄悄的转身离去，留下空白时间，
让冼夫人好好地静思一番吧。

其后海南众百姓感激冼太婆，儋州有
人撰写楹联赞曰：

“悍御功高，兆姓常叨底荫；
维持德大，群生并托帡幪！”

第三节 世代忠国 以示琼岛
（冼太夫人将隋皇后的赐品）并梁、陈

赐物各藏于一库。每岁时大会，皆陈于庭，
以示子孙曰：“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
代主，唯一用好心。今赐物俱在，此忠孝之
报也。愿汝皆思念之！”

——《隋书·谯国夫人传》
1

自从崖州府按照冼夫人的说法，在一些
主要的镇子设墟，每到规定的良辰吉日，各
个村寨的男女老少就是一大早都兴冲冲地
去“赶墟”了。大人是为了买卖东西，小崽们
则是看看热闹，吃些平时在村寨里吃不到的

小零食。冼丽约太婆冼英去附近的光州镇
墟里去转转去看看，太婆答应冼丽，也想着
打打牙祭，看有什么好吃的没有，解解馋。

光州镇子离海岸不远，顺着旧州南滩
浦的海边一直往东走，就是了。阿丽和太
婆还是坐着简易的肩舆，听着熟悉的竹竿
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沐浴着朝阳，迎
接着晨风，听着岸边的涛声，躺在肩舆上，倒
也是享受着悠哉的惬意和难得的悠闲。

忽然前边拐弯处的一片草丛里，传来
男人的吵架声，声音好大，口气好凶，好像已
经进入了你推我搡互相顶头只差没动手的
程度。走上前去看，见是两个相互对立的

壮年农夫的身后，还站着一大群伸长了脖
颈全张着扁嘴的大麻鸭，乱扑腾乱叫唤乱
扇翅膀胡乱地东奔西突着。人并不多，只
有俩；但鸭子不少，有成百上千只。所以两
个男人的冲突，再加上鸭群的助阵，似乎也
显得阵容浩大喧嚣异常。

太婆和冼丽两个老阿婆下了轿子，上
去劝开两个不依不饶准备拼个你死我活的
大男人，先问个究竟。

原来两位都是牧鸭人，养的也都是一
般大小的半年多的下蛋鸭，也是儋州特有
的海南都出名的“跑海小种麻鸭”。儋州
沿海的村寨，依山傍水有无数蜿蜒曲折的
河汊江湾流向大海，也是淡水与海水的交
汇处，也是涨潮与退潮的泥滩地，更是红
树林最为繁茂的生长地。这种跑海鸭就
整天跑在退潮以后的滩涂上，专找小鱼小
虾小贝小螺来吃，所以老百姓很爱饲养，
也是觉得这种专吃“海鲜”的鸭子省粮
食。而且小种麻鸭不要看它个头不大，杀
了也只有一二斤的样子，可它最会下绿皮
的大鸭蛋，蛋壳厚实，而且里面都是双黄
蛋。蛋清光亮粘稠如同果冻，蛋黄又大又
红又有油色如朝日。腌好的咸鸭蛋只要
打开一丁点儿缝隙，马上就会流出鲜红油
亮的膏脂来，是当地人就米饭拌稀饭最美
味的下饭菜。所以太婆在海头镇就见过这
种神气伶俐的跑海小麻鸭，还曾想着引种
小鸭苗送回大陆电白老家，养海南的跑海
麻鸭，腌制绿皮咸鸭蛋，还可以品尝干煸

“儋州老母鸭”的味道。 （未完待续）


